黃玉容老師推介
《蛙》 莫言
「蛙」有多重的隱喻：「是出生嬰娃的哭聲；是造子女媧的『媧』；是高密東北鄉的圖騰。」

蛙，是姑姑最討厭的青蛙；是蝌蚪的成形；是剛出生的娃兒；是娃兒的哇哇聲；是……
    《蛙》全書由四封長信和一部話劇構成。文中以主角蝌蚪和日本作家杉谷義人感人的通信，以鄉村女醫生姑姑驚心動魄的一生，穿插以人體器官為嬰孩命名的風俗、童年啃煤炭的飢餓經驗、為了傳宗接代暗地尋得代理孕母的無奈等諸多荒謬的情節，交織出高密東北鄉的變遷與其風土民情。

文章通過描述姑姑的一生，展示了幾十年來的鄉村生育史，又不避諱地揭露了當下中國生育問題上的混亂景象。姑姑，是一位從業多年的婦科醫生。在高密東北鄉出生的數千名嬰兒，都是在她的幫助下來到人間。描寫她如何從一個矢志拯救嬰兒的鄉村醫生，卻在國家實行計畫生育後，成了執行國家意志、抓人使他人流產的血腥劊子手。使為數不少的嬰兒，在未見天日之前，夭折在她的手下，包括作者妻子懷有的第二胎。小說反映了新中國近六十年波瀾起伏的計畫生育史。莫言藉這個敏感的議題，塑造人物，剖析人物靈魂，寫出人與人之間的衝突，更寫出人物內心深處的掙扎。雖然書中內容集中寫在一個村落裡的居民的點滴，但是所有發生過的事就像是共產黨統治下的縮影。
莫言被喻為「最會說故事的小說家」，以酣暢淋漓的敘事，讓他筆下人物彷彿真的是從鄉野傳奇中活生生地走出來。他自述《蛙》是他最滿意的作品，「有人說大陸作家不敢觸及社會議題，但我沒有迴避，我直面現實，用藝術手法展現計畫生育這個問題的複雜性。『姑姑』是在歷史命運之下，難以用是非善惡評斷的人物。」他亦曾坦率地說，《蛙》中主角「蝌蚪」有自己的影子。書中蝌蚪把妻子推上手術台墮胎，莫言也曾在軍隊服役、入了黨，「在組織的幫助和教育下堅決地領取了計劃生育證。」在一孩政策下，莫言只有一個獨女，對於一胎化的政策，他的確有深刻的經歷與體會。
莫言說：「怪誕總是建立在現實的堅實基座上，才有力量。」誠言，他筆下源源不絕的來自於他的家鄉山東高密的故事，充滿了荒誕的事情，令人覺得不可思異的同時又顯得無比真實，只可由心底發出無奈的認同，對於他細膩的描述與發現，敬佩之情油然而生，故誠意推薦之。
